
一个深秋的周末，我和同事

们一大早驱车来到湖岭瞿湖古

道，领略慕名已久的瓯越古道的

人文魅力。

我们一行人从湖岭镇林源

村进入古道，村口一株古枫树约

莫有几百年历史，泛红的枫叶在

秋风吹拂下，宛如一位热情老人

在村口欢迎我们的到来。

出了林源村，古道开始缓缓

向上爬，道路都是就地取材，并

不像有些古道，用石板铺路，但

从路面光滑程度来看，一眼便可

判断出年代久远。相传这条古

道是温州府传递文书的驿道，也

是湖岭纸农担纸去瓯海瞿溪街

卖的要道。上千年来，湖岭人到

瞿溪、温州，走的都是这条古道。

当地流传着颇有名的俗语“纸行

好，挑回一头大米一头鳖；纸行

差，一头小孩一头被”。意思是

说纸卖得好，就可以买大米、干

鱼货之类回来，生活就美好；如

果纸卖得不好，就要带着孩子和

铺盖去讨饭、逃荒。可想而知，

那时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到

了上甲村，村口有座小桥，整个

桥身完全被青草和藤蔓遮得严

严实实，不仔细看根本不知道是

桥。桥边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古

老凉亭，凉亭石柱上刻着对联，

由于风雨侵蚀，字迹模糊不清。

原来这是下庵亭，建于清朝光绪

年间。站在此亭中，遥想当年担

纸客们停歇的脚步，这里承载了

几代人的记忆，也是繁华历史的

见证。

过了下庵亭，一路是平坦

而蜿蜒的小道，清澈的小溪相

伴而行。时值深秋，水流不大，

溪水潺潺，有时溪涧不见水，正

感疑惑，忽闻乱石下暗流涌动，

水声叮咚。溪边的野菊花开得

十分灿烂，偶见片片红叶摇曳

在青山绿水中，我突然觉得，原

来秋天比春天闹热。路面时而

是一片竹林，大概是毛竹便宜

而人力成本高的缘故，一些毛

竹东倒西歪无人问津，一束束

灿烂的阳光透过密密的竹叶，

照射在竹林里，给竹林披上金

色的衣裳，叫人顿感温暖、舒

适。有时路边又是一片树林，

脚踏在枯枝落叶上沙沙作响。

就这样走了约一个小时，叫人

有种身在杭州九溪十八涧边某

条林荫小道的错觉，猛一抬头，

两边却是悬崖万丈，怪石峥嵘，

才知道自己身在瞿湖古道。

又过了约两小时，小溪不见

了，山路开始陡峭起来了，竖在路

边的指示牌告诉我们，前方就是

分水城岭了。大家振奋精神，一

鼓作气往前冲，眼前突然开阔起

来，原来我们已然站在高高的分

水岭。往东看，是瓯海的瞿溪等

地，万亩田野，阡陌交错，厂房林

立。分水岭的南北两侧，是一座

巍峨的山脉延伸，仿佛一个巨大

的括号，将林溪等地囊括进去，分

水岭如括号里裂开一个缺口，两

边是刀削斧砍般的悬崖、山峰，中

间是一条三十溪发源地的溪流，

溪水一路向西。由于地势险要，

分水岭自古就是战略要隘。据说

北宋宣和二年（1121），为防方腊

起义军进犯瑞安，瑞安县在全市

周围险要处筑起了十二个关隘，

分水岭就是其中一个。

过了分水岭，下山了。将近

20 分钟路程，我们就到了蛤蟆

岩、石屋。蛤蟆岩是一块形似蛤

蟆的巨大岩石，石屋下面是约上

百平方米的空地，古人在这里建

了凉亭，让往来行人休息，挡风

避雨。如今这里也是驴友们欢

聚的大本营，我们到达时已是中

午 12 时，只见一队队游玩的人

接踵而来，有的已在此支起炉

灶，放起音乐，享受丰盛的美食

和啤酒。

想起前人千辛万苦用来谋

生赶路的古道，却被今人用于健

身与美食，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20多年前，瑞中校园里曾

经飘过一团哀恸的云。起初，那

云洁白轻盈，只有温柔细致的眼

神，才会发现其上略微蒙着一层

轻霾；不多久，它飘远了；当你再

次瞥见时，它已被黑暗裹挟，未

及你伤感，那一瞥已成永别。

那年我们15岁，他29岁。

他身材修长，面孔俊秀，因

为消瘦，颧骨显得凸出。他常穿

一件当年流行的镶拼式短款夹

克，发型不短，很熨帖，在朴素的

教师队伍里，算是注重仪表的。

除上唇留着一点我不喜欢的短

髭，这位帅老师简直就是我们高

一（1）班的福利啊。他讲课从容

不迫，嘴角似笑非笑，视线总是

掠过我们，望向教室后方。有次

课间下发测验卷，他并不叫同学

发，而像上课一样笔直地站在讲

台前，一张一张地翻，翻到名字

和脸对得上的，他就似笑非笑看

你一眼，叫你上去取。我们刚进

入高中不久，师生相互多还是生

脸，所以被叫到的同学暗暗都有

一种受宠若惊的好感觉。那天，

闷声不响、相貌平平，关键是数

学不够好的我居然也被他对上

号。这下，我那很有个性的同桌

女孩就按捺不住了，直接跑上前

去讨卷子，由此抄近道混个脸

熟。

另一个场景是在校园里，

有几个低年级学生围着他在说

什么事，他依旧习惯地遥望前

方，嘴角似笑非笑。不知小同

学说到什么，他突然伸出双臂，

像母鸡展翅般，轻轻搂住那群

学生中的几个，带着他们迈上

几级台阶。此情此景，让我变

成克雷洛夫笔下的那只酸狐

狸。我暗自鄙夷这举动太“奶

油”，一边愤愤然居然还有学生

比我们同他更亲近。

15 岁，到底还是年幼，不

擅察言观色，我们不知年轻的

他已为人父，在为人师表所需

的成熟、稳重之下，不经意地会

对学生流露出父爱般温情；除

了他因消瘦而凸起的颧骨略显

突兀，我们并不曾注意他脸上

那一闪而过的倦怠与乏力，那

若有所思的眼神又在强忍什

么，更不知那修长身躯实则已

怎样的弱不禁风。

谁也不知道，这一切只有

一个学期。

那年寒假，我因一落千丈

的成绩，成日价为几何代数绞

尽脑汁。好在我认清形势，使

出从未有过的韧劲，赶在开学

前，“攻克”了一本薄薄的数学

寒假作业，并从此天眼开启，一

通百通。但是我不知道，我的

数学老师此时正躺在千里之外

的病床上。

开学了，他没有出现。代课

老师轮番上阵。老师们口风很

紧，我们只是听说，他在上海治

病，是肝病。一个好朋友私底下

对我讲，她学医的哥哥说了，老师

这种情况是不要紧的。又过了些

日子，在一次班会上，班主任缪向

往低沉地告诉我们：王老师病故

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班级里

并没有反应，或者说来不及做出

反应，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这帮孩

子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于是

班主任着急地用方言补充一句：

就是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

清楚地记得这句比噩耗更让人心

惊胆寒、无地自容的补充。

春日里的一个午后，我们人

手一朵白色纸花，在老师带领

下，浩浩荡荡走出校门。我已忘

了送葬路线，只记得队伍很长。

我们最后来到一个会议室。致

悼词的是他妹妹，头戴白色发

箍，一样的清秀，说到一半，痛哭

失声。我们还看见一个稚童的

身影，三四岁模样……

就像一出戏，未及你进入

角色，倏地就结束了。甚至来

不及悲伤。20多年过去了，瑞

中一如既往风起云涌人才辈

出。如今，怀念，回想，一切都

是淡淡的，我甚至想不起来他

的名字，但记忆大海里永远为

他留了一小角，在焦虑、奔波、

忧郁、倦怠的间隙，偶尔会轻轻

地想起那张年轻的面孔。

如果云知道……

王老师的突然离去，让我

在悲痛和思念中忆起往昔。

作为有两年多教龄的小学

老师，我至今深深记得王老师给

予我的鼓励。记得大三那年，我

参加学院的选拔赛，畏畏缩缩地

站在台前，在您面前红着脸、抖

着声，第一次试课。我边讲边

想，老师对我肯定没啥好印象

了，一定会说：“这么紧张，一点

教师样都没有。”我完全记不起

自己讲了什么，只记得题目是

《卖木雕的少年》。走下讲台，意

外地没有听见一句批评，您对我

只有鼓励和肯定。我们班同学

都知道您是要求完美的老师，您

的一句肯定是那么真诚，真的让

我有了信心。

那时的我还很稚嫩，没自

信也许是最大缺陷。老师的鼓

励让我更加努力，主动参加学

院的一些活动，锻炼自己的胆

量，终于让自己在实习时能自

信地站在讲台上了。

实习时，您说面试说课培

训可以联系您。那时，您刚刚

退休不久。我果真去找您了，

每天早晨六七点，我们就相约

在瑞安外滩。路边的人来来往

往，有的在健身，有的在闲聊。

而我拿着说课稿，吹着江风，在

您面前忐忑地讲着自己的想法

和思路。可以说，每次准备在

您面前说课时，心情都无比紧

张；但每次回到家，总是带着收

获和自信。我老爸曾说，只要

从老师那儿一回来，我就乐滋

滋的，状态很好。您也许就有

一种本领，能够因材施教，知道

我是那种需要鼓舞的人。我俩

的面试培训，不像在培训机构

里那样气氛紧张，时间紧迫，剑

拔弩张。我在很轻松的氛围里

就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

在外面试培训费用是很高

的，但您不收我们一分钱。至

今仍记得您的话：“这是快乐的

事情，干吗要提钱呢？”

后来，备考过程中出现了

曲折，我的状态也一度比较糟

糕。那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您，

跟您和盘托出所有的事儿、所

有的想法。是您和好友们的理

解和安慰，才让我调整好自己，

顺利考取教师编制。

往事历历在目，全是您对

我的帮助。直到听到您去世的

消息，我一直不敢相信。您一

直那么乐观、自信、健朗，怎么

会说没就没了呢？况且“十一”

我们还匆匆联系过，不是吗？

严格要求，一字一词、一句一

段都不放过，是您的教学风格；做

事要合情合理，是您留下的箴言；

快乐、开朗、从容、自信是您讲台

下的生活状态。我将继续您的脚

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微 信 公 号 “ 人 文 瑞
安”，扫一扫，加关注。
欢迎来稿：
941222480@qq.com

■周小丹

傍晚的飞云江
■林新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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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喧响的古老云江

有时是达、达、达的一只驳船

有时是清浅的一张竹筏

已经宁静下来了

太阳还停留在背景中的山头

就在它迟疑的片刻

我发现了云江的秘密——

缓慢、舒展、平坦而辽阔

仿佛一架

历久

弥新的机械

开始了悠长的呼吸

又仿佛一张锈痕的大床

上面置放着岁月的足音

又宛如一个诗人

激情过去了

正静静地构思着

哗哗、哗哗、哗哗⋯⋯

她迷人的心跳

应和着忙碌的货船

和远处稀疏的芦苇

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

落潮的沙滩

夕阳最后探了一下脸

也隐没了

蓝色的

暮霭刹那间涂满了江滩

如果云知道
■管舒宁

瞿湖古道行

怀念恩师

■刘佳

记者 庄颖昶/摄


